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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语料的泰国学生汉语 “了” 字句习得跟踪研究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ACQUISITION OF “LE” CONSTRUCTION  

OF THAI STUDENTS BASED ON NATURALIS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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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同一组泰国大学生在各年级时的作文语料, 我们考察与探讨了泰国大学生汉语 “了” 与  
“了” 字句的习得情况  研究结果发现: 泰国大学生 “了” 字句使用频率较高, 但总体习得效果并不理想, 
偏误率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而略微上升  泰国大学生习得 “了” 字句时, 使用频率和偏误率最高的句式

都是 “动+了1+宾”, 主要的偏误类型为 “了” 的冗余与错位偏误  在习得顺序方面, 我们发现泰国大学生

先习得 “了2”, 各句式的习得顺序为: IV＞VI＞V＞II＞III＞I  最后, 我们建议先教学句式IV  VI  V, 然
后教学句式II, 接着教学句式I, 最后教学句式III

关键词: 泰国学生, “了” 字句, 偏误分析, 习得顺序, 教学建议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e group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ositions at each grade. The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acquisition of “le” and “le” constructions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 constructions frequency of use is quite high, but the 
effect of the acquisition of “le” constructions is not ideal, the rate of errors of “le” constructions 
slightly increase with the grade raise. The sentence pattern “V+ le1 +O” of the frequency of use 
and rate of errors is highest when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 the “le” constructions. The main 
error types is addition and sequential of “le” . On the acquisition of “le” and “le” constructions, 
we found that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first acquire “le2” and their acquisition orders of the “le” 
constructions can roughly be expressed as: IV>VI>V>II>III>I. Finally, we suggest first teach the 
sentence pattern “IV”, “VI” and “V”, then teach the sentence pattern “II”, and then teach the 
sentence pattern “I”, finally teach the sentence pattern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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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 “了” 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

虚词  又因其自身的复杂性, “了” 一直是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 长期备受学界关注  在  

“了” 的国别化习得研究方面, 目前针对母语为英

语  俄语  越南语  日语  韩语的研究取得了不少

成果,如:孙德坤 (1993)  李大忠 (1996)  赵立江 

(1997)  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 (1999)  王媚&张

艳荣 (2007)  肖任飞 (2010)  玄美兰 (2011)  王

艺文 (2015) 等  据中国知网检索, 现专门针对泰

国学生的 “了” 的习得研究却不多,主要有Sasarux 

Petcherdchoo (2004  2005)  刘敏&陈晨 (2012) 等, 

且这些研究中前者主要以从语法  语义和语用方

面对 “了” 的考察之本体研究为主, 基于问卷调

查之习得分析为辅; 后者是基于HSK动态语料库的

泰国留学生习得 “了” 的偏误分析  可见, 目前针

对泰国学生特别是泰国本土学生汉语 “了” 字句

之习得缺乏藉自然语料的系统性分析, 还有待于

做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施家炜 (2002:34) 认为 “对个别或若干被试进

行长时间的跟踪研究, 其结论比较有说服力”  加

之我们在实际汉语教学中发现泰国学生习得 “了” 

之偏误明显存在于各阶段学生的习作中, 且呈现

出一定的规律性  故本文拟以泰国高校中汉语办

学规模最大的皇太后大学为例, 基于该校汉语师

范专业同一组学生在各年级时的作文语料, 藉以

偏误分析理论  中介语理论与比较法来考察泰国

大学生汉语 “了” 字句的习得状况及发展的规律

与特点, 并运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 (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 和蕴涵量表法 (implicational 

scaling) 来推导 “了” 字句各句式的习得顺序, 进

而提出相应的教学分级, 以期为泰国本土汉语大

学生有关 “了” 的教学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

1. 语料来源及分类标准

	 本研究的语料来自皇太后大学汉学院汉语师

范专业 2013 级 80 名学生分别在二  三  四年级

上学期时的期中期末考试作文, 共计约 14.8 万字

 之所以选择80名且均为各年级上学期, 是因为四

年级上学期时该届学生只剩下 80 人学习四年级

的 汉语写作技巧   课, 故以此为据再从其二三

年级上学期考试试卷中抽取这80名学生的考卷作

文, 已达到对象与时间间隔一致及整体跟踪研究

之目的  从语料字符数来看, 二  三  四年级语料分

别约为 3.1  5.4  6.3万字  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是

由于各阶段要求书写字数不同引起的 (二  三  四

年级分别要求书写.180  250  300.字以上)  从作

文文体来看, 二年级的作文包括了记叙文和应用

文, 三年级作文全部为记叙文, 四年级的作文包括

了应用文  记叙文和议论文  在人工检索与收集处

理语料时, 我们将含有 “为了  了 (liǎo)  临了  

对了 (作动词用时)” 等词语的语句扣除在外, 不

作为有效语料  同时, 我们按照二年级上学期为初

级  三年级上学期为中级  四年级上学期为高级的

程度分级标准将这些语料相应归为初  中  高级学

生的自然语料

	 关于现代汉语 “了” 的分类, 学者们分别从位

置和功能的角度将 “了” 二分甚至多分, 如: 吕叔

湘 (1980)  马希文 (1983)  徐家祯 (1988)  金立

鑫 (1998) 等  依其功能来看, 吕叔湘 (1980) 在  

现代汉语八百词  中指出, “了” 有两个  “了1” 

用在动词后, 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   “了2” 用在句

末, 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 有

成句的作用  刘月华 (2001) 在 实用现代汉语语

法  中也将 “了” 二分, 即用在动词后的为动态助

词和用在句末的为语气助词  主张二分的学者还

有黎锦熙 (1924)  王力 (1944)  Chao (1968)  朱

德熙 (1982) 等  他们都同意将 “了” 分成表示完

成的时体助词和表示语气的语气助词  李敏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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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观了 “了” 的研究现状后指出, 以上关于 “了” 
的划分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许多与 “了” 有关

的研究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吕叔湘 (1980) 
和朱德熙 (1982) 进一步指出, 用在句末的 “了” 
除了表示情况有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外, 有时还

表示动作完成且情况有改变, 吕叔湘 (1980) 将这

个 “了” 标示为 “了1+2”  我们赞同并将采用吕叔

湘 (1980) 等关于将 “了” 二分的分类标准的观点, 
但 “了1+2” 是一个学术上纠缠不清的问题, 作为

教学语法是应该回避的 (刘勋宁,1990)  因此, 基于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角度和鉴于下文对研究对象

所用基础汉语教材考察, 我们从位置的角度将  
“了1+2” 这种情况仍归入句尾 “了”  也就是说,  
本文将 “了” 分为两类, 即词尾 “了1” 和句尾  
“了2”  另外, 关于 “了” 字句的分类情况, 吕叔湘 
(1980) 根据 “了” 在句法上的搭配, 把 “了” 字句

分成以下六大类: 动+了1+宾  动+宾+了2  动+了1+

宾+了2  动+了 (不带宾语)  形+了  名词/数量词+

了2  鉴于下文对作文语料情况的考察, 本研究将

采用吕叔湘先生的关于 “了” 字句分类标准来对

所得作文语料进行分类处理与统计  结合我们关

于 “了” 的分类标准, “了” 字句的具体分类如下 
(以下例句均来自吕叔湘 (1980:351-356)):
	 句式I: 动+了1+宾

	 如: 我已经问了老汪  /我买了三张票  /这个

月只晴了三天

句式II: 动+宾+了2

如: 小明也喜欢跳舞了  /他同意我去了  /你该回

家了

	 句式III: 动+了1+宾+了2

	 如: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  /我教了二十年书了  
/这孩子又高了一寸了

	 句式IV: 动+了1/了2

	 如: 我听了很高兴  /这本书借出去了  /这道

题我会做了

	 句式V: 形+了2

	 如: 这地方比以前热闹多了  /这双鞋太小了  
/头发快全白了

	 句式VI: 名词/数量词+了2

	 如: 中学生了, 还这么淘气？/半个月了, 还没

来回信

2. “了” 及 “了” 字句的使用情况

	 经过考查与辨识, 我们在约 14.8 万字的学生

作文语料中获得 1600 例有效的自然语料, 其中 
“了” 字句的正确用例 966 例, 偏误用例 634 例  
在自然语料中, 来自初  中  高级学生的语料分别

占 371 例  665 例  564 例, 使用率依次 为 

1.197%  1.232%  0.895%, 远高于汉语母语者 “了” 
的使用率 (0.651%) (陈春燕,2011)  这表明泰国学

生 “了” 字使用的回避现象并不明显  导致高级阶

段学生语料字符数最大而 “了” 字句出现率最低

的原因与其语料来源主要为议论文关系密切  因
为 “了” 字叙述性语篇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

他类型的文章 (陈楚芬, 2005; 屈承熹, 2006 等)   
“了” 及 “了” 字句的具体使用与分布状况如下:

表 1 自然语料中泰国学生 “了” 字句的总体分布情况

初级 中级 高级 合计

总例数 371 665 564 1600

偏误用例数 137 251 251 634

偏误率 36.93% 37.74% 44.5% 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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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 可知, 泰国学生使用 “了” 字句的总

体偏误率为 39.63%  这说明泰国学生习得 “了” 字

句的情况并不理想, 远低于 Brown (1973) 90% 和

施家炜 (1998) 80% 的准确率之习得成功的标准  

这说明 “了” 字句对泰国学生来说是困难度高的

语法点  同时, 我们还发现, 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程

度的提高, 学生习得 “了” 字句的总体偏误率却

越来越高, 学生学时等级与 “了” 字句的习得效

果成反比  这似乎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自然规律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二年级

学生刚从汉语基础课学完 “了” 字句并且正在学

习汉语基础课, 所以对 “了” 字句这一语法知识

的使用规则等还比较熟悉, 而三年级已经不再学

习汉语基础课了, 转向学习文化课, 该语法点相关

知识遗忘现象严重, 四年级更是如此  这也是我们

在跟学生交谈时得到的回答  其实, 这种现象符合

Rumelhart & McClellan (1986) 和 Bowerman (1982) 

关于 “U-型学习效应 (U-shaped learning)” 三个

阶段即机械学习 (rote learning)  泛化 (over-

generalization)  恢复 (recovery) 机制的论述  

只是我们的学生虽然到了四年级, 但由于学生汉

语水平还不够高, 与三年级的差异也并不明显, 对

重难点语法知识的把握仍处于第二阶段且遗忘程

度更甚, 当然会犯更多错误  王建勤 (1997) 在谈

论 “不” “没” 否定结构习得的消长过程时也有类

似论述  他指出, 习得发展的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有消有长  他进一步将习得过程分为三个阶

段, 即发生期  高涨期  稳定期  而在升入稳定期之

前, 一般都会经历目的语规则泛化这一特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滞后会直接影响到习得的速度

表 2 各学时等级上 “了” 字句各句式偏误分布情况

等级

句式

初级 中级 高级
总例数

平均偏误

率总例 误例 比率 总例 误例 比率 总例 误例 比率

I 110 42 38.2% 231 101 43.7% 163 104 63.8% 504 48.6%

II 100 44 44% 128 70 54.7% 172 68 39.5% 400 46.1%

III 7 4 57.1% 27 9 33.3% 5 2 40% 39 43.5%

IV 119 33 27.7% 183 52 28.4% 166 55 33.1% 468 29.7%

V 26 10 38.5% 83 15 18.1% 51 15 29.4% 160 28.7%

VI 9 3 33.3% 13 4 30.8% 7 2 28.6% 29 30.9%

	 	

	 图 1 各学时等级各句式的使用率情况	 图 2 各学时等级各句式的偏误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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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表 2 可知, 总体上泰国学生最常使用的是

句式 I “动+了1+宾”, 然后依次是句式 IV  II  V  

III  VI  其中, 学生较少使用的句式是句式 III “

动+了1+宾+了2” 和句式VI “名词/数量词+了2”   

这一现象与 Teng (1999) 针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

学习者 “了” 字句各句式的使用率排序情况非常

相似  而与汉语母语者 “了” 字句各句式的使用率

排序情况 (陈春燕, 2011) 也基本一致  只是泰国

学生 “了2” 句总体使用率明显高于后两者, 这与

学生直接简单地将 “了” 与泰语中的高频语气词 

“แล้ว” 对应有关 (陈楚芬, 2004)  再由图1来看, 泰

国学生在各学时等级使用 “了” 字句各句式的总

趋势基本趋于一致  也就是说, 泰国学生在各阶段

对于 “了” 字句各句式的使用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 泰国学生在使用句式I时, 

动词性成分主要包括了三种形式: V+了1+O  V+结

果补语+了1+O  V+趋向补语+了1+O  其中, 在504例

句式I 中, “V+了1+O” 占绝大多数 (439例), “V+结

果补语+了1+O” 和 “V+趋向补语+了1+O” 分别占

61例 (补语以 “到  上  完  见” 为主)  4例  需要

说明的是, “V+了1+O” 结构也包含了极少量的 “形

+了1+O” (如: 我最近胖了三公斤) 结构  再就宾语

成分来看, 句式I中一般名词性宾语占绝大多数, 

同时也有少量的数量宾语  双宾语  其实, 学生使

用句式II和句式III时与使用句式I的情况基本一

致, 即动词性成分以 “光杆” 动词为主, 动词后带

结果补语与趋向补语的情况较少, 而宾语也以一

般名词性宾语为主  从平均偏误率来看, 句式I的

偏误率 (48.6%) 最高, 其次为句式II (46.1%), 然后

依次为句式III  VI  IV  V  从各学时等级与各句式

的偏误率来看 (见图2), 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提高, 

句式I  句式IV的偏误率呈一直上升趋势, 句式VI

的偏误率呈一直下降趋势, 句式II则呈先升后降

趋势, 其他两类句式都呈先降后升趋势  也就是说, 

在初级阶段偏误率相对最高的句式为句式III  V  

VI, 在中级阶段偏误率相对最高的句式为句式II, 

在高级阶段偏误率相对最高的句式包括句式I   

IV  由此可知, 泰国学生在各学时等级上习得 “了” 

字句的难点差异明显  在各学时等级上, 除了句式

IV  VI在各阶段的偏误率基本一致以外, 其他句式

在不同学时阶段偏误率差距明显  同时, 我们还详

细考察了 “了1” 句和 “了2” 句的分布情况  结果

显示, “了1” 句   “了2” 句分别占615例  985例,  

“了2” 句总体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了1” 句  从总

体偏误数量来看, “了2” 句的偏误数量 (338 例) 

高于 “了1” 句 (281 例)  按各学时等级来看, “了1” 

句的偏误率在初  中  高阶段都高于 “了2” 句的偏

误率, 且差距越来越显著   “了1” 句偏误率随着学

生学时等级的提高而呈一直上升的趋势, 且上升

幅度明显, “了2” 句的偏误率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

提高而出现了先降后升的发展过程, 但变化幅度

极小  结合总体平均偏误率来看, “了1” 句的总体

平均偏误率 (45.69%) 明显高于 “了2” 句的总体平

均偏误率 (34.3%)  这符合邓守信 (2009) 关于语法

点困难度的定义标准, 即困难度低的语法点具有

使用频率高  病句出现频率低的特征  这说明,  

“了1” 句是泰国学生的习得难点, 泰国学生不易掌

握, 其难度明显大于 “了2” 句, 但 “了2” 句偏误

数量不少, 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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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学时等级上 “了1” 和 “了2” 的偏误用例分布情况

“了1” 的偏误 “了2” 的偏误 合计

例数 比率 例数 比率 例数 比率

初级 28 22.05% 43 17.62% 71 19.14%

中级 72 25.09% 52 13.76% 124 18.65%

高级 79 39.3% 62 17.08% 141 25%

合计 179 29.11% 157 15.94% 336 21%

	 从表 3 来看, 泰国学生习得 “了” 的总体偏误

率为 21%, 且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提高, 学生习得 

“了” 的总体偏误率呈现为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  

刘敏 & 陈晨 (2012) 基于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语

料考察了泰国留学生汉语 “了” 的习得情况后指

出, 学生的汉语水平越高, 对于 “了” 的掌握程度

和熟练程度越好  可见, 本研究出现的这种现象与

刘敏&陈晨 (2012) 针对泰国留学生的相关研究结

论存在不一致之处  具体来看, “了1” 和 “了2” 的

总偏误用例分别为179例  157例, “了1” 的总体偏

误率 (29.11%) 明显高于 “了2” (15.94%)  这说明

对于泰国本土学生来说, “了1” 的习得难度大于  

“了2”, 这与刘敏&陈晨 (2012) 研究结论一致, 与其

他针对外国学生 (孙德坤, 1993; Teng, 1999 等)  

关于 “了1” 和 “了2” 的习得难度的结论也相同  

这也说明, 泰国本土学生对于 “了1” 和 “了2” 的

习得与在中泰国留学生及其他外国学生具有共性  

从学生的学时等级来看, “了1” 的偏误率在初  中  

高阶段都高于 “了2” 的偏误率, 且差距越来越显

著   “了1” 偏误率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提高也呈

一直上升的趋势, 且上升幅度明显, “了2” 的偏误

率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提高也出现了先降后升的

发展过程, 但变化幅度较小  可见, “了1” 和 “了2” 

的偏误分布情况与 “了1” 句和 “了2” 句的偏误分

布情况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3. “了” 字句的偏误类型与分析

	 Dulay, Burt & Krashen (1982) 从语法形式上

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偏误类型分为遗漏 (omis-

sion)  冗余 (addition)  混淆 (substitution)  

错位 (sequential) 四大类  Carl (1998  2001)  

把杂糅 (Blends) 列为第五种类型  本文借鉴前人

偏误类型的分类标准, 同时结合学生的实际偏误, 

将泰国学生使用汉语 “了” 字句的偏误主要分为

两大类: 一类是 “了” 的偏误, 一类是 “了” 字句

的其他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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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了” 的偏误

表 4 各学时等级上 “了” 的偏误类型分布情况

冗余 错位 混淆

了1 了2 了1 了2
 “了1” 与动词后补

语的混淆

 “了1” 与其他语法

结构混淆

“了2” 与其他语法

结构混淆

初级 22 31 3 11 3 0 1

中级 57 30 7 21 5 3 1

高级 61 54 10 8 3 4 1

合计 140 115 20 40 11 7 3

比率 41.67% 34.23% 5.95% 11.9% 3.27% 2.08% 0.89%

	 从表 4 可知, 泰国学生使用 “了” 字句时  

“了” 的偏误共有 336 例, 占 “了” 字句总偏误例

数的 52.99%  其中此类偏误中的最主要的偏误类

型为冗余类偏误, 占该类偏误的 75.89%  其次是错

位类偏误, 占 17.86%  混淆类偏误只占 6.25%  就

各学时等级来看, 冗余类偏误在各学时等级上所

占比率都最高且随着学生学时等级的提高而增加, 

错位类偏误在中级阶段所占比率最高, 混淆类偏

误在中高级阶段所占比率基本一致且最高  具体

如下:

	 (1) “了1”   “了2” 的冗余

	 *①我希望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②他天天都在饭店等了我

	 *③我听到了他这样说, 我就放弃了

	 *④现在我知道了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汉语老

师

	 *⑤时间过得真快了, 下个星期就要放假了

	 *⑥从小我就很喜欢跟妈妈聊天了

	 李大忠 (1996) 指出, 当谓语动词前有表示多

次性  反复性或经常性的词语修饰时, 谓语动词后

不能有动态助词 “了”  因为 “多次性” 与 “了1” 

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意义是有矛盾的  同时, 他还

指出, 按汉语的规则, 带宾语小句的谓语动词后一

般不应当有动态助词 “了”  王媚&张艳荣 (2007) 

也提到, 如果语义表达的重点放在由动词或主谓

短语等担任的谓词性宾语, 而不强调谓语动词的

完成, 则谓语动词后边一般不加 “了1”  同时他们

还指出, 表示动作完成并不一定要用 “了1”, 结果

补语有时也可以表示动作完成  赵立江 (1997) 也

观察到学生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中尽可能使用 “了” 

而出现冗余偏误的现象  以上误例中, 前四例为  

“了1” 的冗余, 依次包括了不表示动作完成而用  

“了1”  动词谓语前有多次性或经常性的词语  

(如: 天天  年年  每天  每次  晚晚  一般等) 而用 

“了1”  动词后有表示完成的结果补语 (如: 遇到  

听到  回到  听见  看见  遇上等) 而用 “了1”  谓

语动词 (如: 知道  听说  发现  决定等) 后带宾语

小句而用 “了1” 四种情况  在 “了1” 所有的冗余

类偏误语料 (140 例) 中, 例①类偏误明显最多  

(99 例), 其次是例③类偏误 (20 例), 例②类偏误 

(15 例), 例④类偏误最少 (6例)  例⑤-⑥为 “了2” 

的冗余, 其中例⑤的偏误为学习者将表示 “叙述

段落” 的 “了2” 误置于语段中间, 造成句子整体

不连贯  汤廷池 (1999) 指出, “了2” 常用于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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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于从句中  陈俊光 (2008) 也认为 “了2” 具

有表示 “叙述段落” 的篇章功能, 应置于主句中  

例⑤的偏误就在于将 “了2” 置于从句中而造成语

病  例⑥并不表示状态的变化 , 句尾不需要加  

“了2”  在 “了2” 所有的冗余类偏误语料 (115 例) 

中, 例⑤类偏误所占比例相对较多 (59例), 例⑥类

偏误所占比例也不少 (56 例)

	 (2) “了” 的错位

	 “了” 的错位的偏误, 实际上属于混用句式I和

句式II的偏误  这类偏误包括了应该用 “了1” 而

误用成 “了2”  应该用 “了2” 而误用成 “了1” 两

种情况, 其中以前一种情况居多  如:

	 *①来皇太后大学以后, 我病三次了

	 *②她教我了半个月, 我的汉语

	 *③如果你坐飞机去, 一个小时就到了曼谷

	 *④我听说老师生了孩子

	 关于句式I和句式II的区别, 郭继懋&郑天刚 

(2002) 指出, 如果说话人想详细说明这个情况 (包

括其中的过程与事物), 他就倾向于使用句式I; 而

当说话人只想概括地说明这个情状, 他就倾向于

不使用句式I, 或使用句式II  也就是说, “V+了1+O” 

表示明确  具体的动作, 而 “V+ O+了2” 只是对动

词表示的动作情况进行比较概括笼统的说明  从

原语料来看, 例①-②的本意是想详细说明动作的

数量情况, 应该用 “V+了1+O” 结构, 而学生误用

成了 “V+ O+了2” 结构  所以例①-②中的偏误处

应该改为: 我病了三次  她教了我半个月  例③-④

的偏误情况刚好相反, 文章原意只想对动作情况

概括地说明, 并不为了表示明确具体的动作, 所以

应该用 “V+ O+了2” 结构  因此例③-④的偏误处

应改为: 一个小时就到曼谷了  我听说老师生孩子

了

	 (3) “了1” 与动词后补语的混淆

	 经考察, 只在句式I中出现了这类偏误, 共11

例, 包括了 “了1” 与作结果补语的 “到 (6 例)  会 

(1例)  完 (2 例) 和程度补语的 “得 (2 例)” 的混

淆, 如:

	 *①说了她的名字, 我相信每个人都认识她

	 *②我没想到在这里会遇了我的好朋友

	 *③我学了游泳, 就不怕下大雨有洪水了

	 *④我很想大家, 考了期末考试我就回家

	 *⑤时间过了很快, 是不是啊？老师

	 前两例的 “了1” 都应改为 “到”, 后三例的  

“了1” 应该依次改为 “会  完  得” 

	 (4) “了” 与其他语法结构混淆

	 赵立江 (1997) 指出, 与 “了” 相关的语法结

构有 “是……的” 结构  动态助词 “着  过”  进

行态 “正在……呢” 及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  外国

学生在使用 “了” 时也会与这些语法结构混淆   

泰国学生的这类偏误表现在用  “了 1” 代替  

“是……的” 结构 (5例)   “了2” 代替 “的” 字结

构 (1例)  用 “了1” 代替动态助词 “过” (3例)  用 

“对……了” 代替 “对……来说” (1例)  与结果补

语和程度补语混淆 (11例)  其中, 与结果补语和

程度补语混淆类偏误在 (3) 中已经讨论过, 在此不

再赘述  其他类偏误的语料如下:

	 *①小王生病了, 我们在房间里给他准备了生

日晚会

	 *②我知道我的想法是对了

	 *③对我了, 我的想法却跟他们不一样

	 *④很有名的人也遇到了困难

	 *⑤我的生活中遇到了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 

他们都很努力

	 “是……的” 结构是强调过去发生的时间  地

点  方式等, “是” 常常可以省略  例①是为了强调

动作发生的地点, 应该改为 “我们在房间里给他

准备的生日晚会  ” 例②实为 “形容词+的” 组成 

“的” 字短语作谓语, 应改为 “我知道我的想法是

对的  ” 刘月华等 (2001) 指出, 动态助词 “了” 表

示动作发生  出现 (包括完成), “过” 表示曾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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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意义上有相近之处  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前

者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到说话时可能已经不存在也

可能仍然存在, 而后者只表示动作曾经发生或状

态曾经存在, 但现在动作已经不再进行或状态不

再存在  例③应改为 “对我来说”, 汉语中没有  

“对我了” 这种表达方式  而从例④-⑤所要表达

的语义来看, 句中的 “了” 都应改成 “过”

	 3.2 “了” 字句的其他偏误

	 杨寄洲 (2000) 把助词 “了” 作为分界线, 将

初级阶段教学语法项目分成 “了” 前语法项目和 

“了” 后语法项目两部分  他指出, “了” 前语法与 

“了” 后语法环环相扣, 相互关联, 前后制约  也就

是说, 学生 “了” 字句习得的好坏跟 “了” 前语法

的习得效果密切相关  也因此, 学生在习得 “了” 

字句时, 除了 “了” 的冗余  错位和混淆偏误外, 

还出现了 “了” 字句中动词混淆  宾语混淆  宾语

的修饰成分的遗漏或错位  动词后补语的混淆  句

内其他部分遗漏  冗余  错位  杂糅等偏误  这类偏

误用例也不少, 占 “了” 字句偏误的47%左右  其

中以句内除 “了” 外的杂糅  错位  冗余偏误为主

	 *①无论通过了多少事情, 我就是我, 小狗就

是小狗

	 *②昨天我们一起去见了他的家庭

	 *③虽然看了书很多次, 但是我还是记不住

	 *④有人给了一些菜, 又给了水喝

	 *⑤我和她没有见面了十多年  	

	 *⑥现在是十点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冷

	 *⑦她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

	 *⑧听到她那样说, 我就生了气起来

	 在以上八例中, 例①属于 “了” 字句动词混淆

偏误, 应改为 “经历”  例②属于 “了” 字句宾语

混淆偏误, 应改为 “家人”  例③属于宾语的修饰

成分的错位, 应分别改为 “虽然看了很多次书”  

例④属于宾语修饰成分的遗漏, 应改为 “又给了

一瓶水喝”  例⑤属于句内其他部分的错位偏误, 

应改为 “我和她十多年没见面了”  例⑥属于句内

成分的冗余, 应去掉 “是”  例⑦属于动词后补语

的混淆, 应改为 “她说着说着就起来了”  例⑧属

于句内成分杂糅的偏误, 应改为 “我就生气了” 或 

“我就生起气来 ”

	 综上所述, 泰国学生在使用汉语 “了” 字句时

的主要偏误是 “了” 的偏误, 特别是 “了” 的冗余

类偏误  除 “了” 的偏误外, “了” 字句的其他偏

误, 尤其是 “了” 字句中其他相关成分的杂糅  冗

余和错位偏误也不容忽视

4. “了” 字句的习得顺序与教学分级建议

	 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某一语法项目的习得

顺序,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法点的难易等级, 从而

指导与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下面我们将主要采用

基于句式使用率高低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 

(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 和基于句式正确率

高低的蕴涵量表法 (implicational scaling) 来

探讨泰国学生汉语 “了” 字句的习得顺序, 进而

提出相关的教学分级建议

	 4.1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

	 施家炜 (1998: 79) 指出: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法是为解决语料分布不均, 且有些句式样本容量

小, 无法进行等量随机抽样的问题, 从而使数据具

有可比性  该算法可建立在如下假设上: 在语料库

出现的语料中, 句式的正确使用频次或正确使用

相对频率越高, 就越容易, 越早习得  方法是: 各

句式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各句

式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频次/某学时等级上

句式的出现频次之和  ” 黄自然&肖奚强 (2012) 指

出, 句式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计算的是句式在整个

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 反映的是句式交际需求的

大小  冯丽萍&孙红娟 (2010) 认为该方法的优势首

先在于不再以目的语规范作为参照标准, 而是将

语法结构的使用置于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加以



ผ่าน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คณุภาพจาก TCI (กลุม่ที ่1) สาขา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246 วารสารปัญญาภวิัฒน์  ปีที่ 8 ฉบับ Supplementary ประจ�ำเดอืนธันวาคม 2559

考虑, 其次通过频率变化的描写可以揭示语法结

构被逐渐习得的过程  根据表 2, 我们计算出泰国

学生习得 “了” 字句各句式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为: I (0.161)  II (0.136)  III (0.015)  IV (0.205)  

V (0.074)  VI (0.013)  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推导

出的泰国学生习得 “了” 字句的习得顺序为 : 

IV＞I＞II＞V＞III＞VI

	 4.2 蕴涵量表法

	 蕴涵量表 (implicational scaling) 是一种

在一系列二分变量中发现等级的研究方法, 在语

言习得研究中广泛运用  用蕴涵量表分析语料库

语料, 既可以寻找语法结构的习得进程, 又可以显

示不同学习者群体的类型或特征 (施家炜, 1998)  

下面我们用此方法来考察泰国学生 “了” 字句的

习得顺序  具体步骤如下:

	 (1) 计算出各句式在每一个学时等级上的正确

使用频率  计算方法为: 某句式在某学时等级上的

正确使用频次÷该句式在该学时等级上的出现频

次  泰国学生使用 “了” 字句各句式在各学时等级

上的正确使用频率如表5所示

表 5 “了” 字句各句式在各学时等级上的正确使用频率

I II III IV V VI

初级 0.618 0.560 0.429 0.723 0.615 0.667

中级 0.563 0.453 0.667 0.716 0.819 0.692

高级 0.362 0.605 0.600 0.669 0.706 0.713

	 (2) 由表1已知, 泰国学生习得 “了” 字句时, 

各学时等级的正确率和总正确率都未达到 0.7, 因

此我们以 0.60 为标准分界, 表 5 正确使用率可转

换为二分变量 (0, 1)  正确使用率≥0.60, 则默认

值为1, 认为该句式在该阶段已经习得; 正确使用

率＜0.60, 则默认值为0, 认为该句式在该阶段未

被习得  我们把表5中的正确使用率转换为二分变

量 (0, 1), 并排列成蕴涵量表矩阵, 如表6所示:

表 6 泰国学生 “了” 字句各句式习得的蕴涵量表矩阵 (以 60%为标准的二维量表)



ผ่าน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คณุภาพจาก TCI (กลุม่ที ่1) สาขา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247Panyapiwat Journal  Vol.8 Supplementary Issue December 2016

	 (3) 计算蕴涵量表的相关系数指标

	 ①伽特曼再生系数 (Guttman 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 Crep)

	 Crep=1-偏误数值÷ (类型数目×等级数目)

	 Crep=1-2÷ (6×3) = 0.889

	 ②最小边缘再生系数 (Minimal Marginal 

Reproducibility, MMrep)

	 MMrep = 正确使用数目和÷ (类型数目×等级

数目)

	 MMrep = 13÷ (6×3) = 0.722

	 ③再生修正百分比指标 (Percent Improvement 

in Reproducibility)

	 %Improvement in Reproducibilit y= Crep–

MMrep

	 %Improvement in Reproducibility = 0.889-

0.722 = 0.167

	 ④可分级系数 (Coefficient of Scalability, 

Cscal)

	 Cscal = %Improvement in Reproducibility÷ 

(1-MMrep)

	 Cscal=0.167÷ (1-0.722) = 0.601

	 (4) 根据蕴涵量表相应系数指标做出的推论

	 蕴涵量表的伽特曼再生系数 Crep 为 0.889, 

表明我们大约有 88% 以上的把握依据学习者在该

矩阵中所处等级位置准确地预测其语言表现  蕴

涵量表的可分级系数 Cscal 为 0.601, 大于统计

学规定的可分系数有效临界值 0.60, 因此本蕴涵

量表中的数据确实蕴涵有真正的等级 (难易等级

与水平等级), 是有效的  可分级的, 在预测性上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表6的蕴涵量表矩阵来看, 泰国学生对于  

“了” 字句各句式的习得情况大致为:

	 最容易习得的句式是: IV  V  VI;

	 较容易习得的句式是: III  II;

	 难习得或未习得的句式是: I

	 现在我们将根据两种习得顺序推导方法得出

的 “了” 字句的习得顺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推导法所得习得顺序 : 

IV＞I＞II＞V＞III＞VI

	 蕴涵量表法所得习得顺序 : IV＞V＞VI＞ 

III＞II＞I

	 通过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 蕴含量表法得出的

习得顺序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得出的习得顺序

差异明显, 主要表现在句式VI  V  III的习得顺序

发生了前移, 句式I  II的习得顺序发生了后移  其

中句式VI的前移和句式I的后移幅度非常大, 而句

式V  III分别前移了两个和一个次序, 句式II后移

了两个次序  这是因为句式VI的用例虽然在六类 

“了” 字句中最少, 但是该句式在各学时等级上都

出现了正确用例, 并且正确使用频率都在 66% 以

上且其偏误率从初级到高级一直呈下降趋势, 它

的正确使用频率在各学时等级都明显高于句式I  

II  III  也因此, 句式VI它在根据正确使用频率得

出的蕴涵量表中排序靠前  句式V与句式VI相比, 

虽然句式V的使用率和在中级阶段的正确使用频率

明显高于句式VI且其总体平均偏误率也低于句式

VI, 但句式VI在初高级阶段的正确使用频率都高

于句式V, 所以我们认为句式VI的习得顺序应相对

靠前  句式III与句式I  II相比, 句式III的习得难

度并不低, 虽然学生习得句式III的平均偏误率略

低于句式I  II, 但我们发现学生对句式III的使用

只停留在机械模仿阶段, 24 例正确用例中意义与

结构基本雷同的句子 (即学了+年数+汉语了) 高达

17 例  所以我们认为句式III的习得顺序应相对靠

后

	 综合上述两种语料统计方法的研究结果, 并结

合前面对 “了” 字句纵向发展情况的考察, 可知泰

国学生习得 “了” 字句大致存在以下的习得顺序:

	 较早习得的句式为: IV  VI  V

	 中期习得的句式为: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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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晚习得或未习得的句式为: I

	 Teng (1999) 以中介语数据库为基础, 探讨了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 “了” 字句的习得情况

后得出的习得顺序为: II＞IV＞VI＞V＞III＞I  

由此他提出在教授汉语 “了” 时, 应先教授 “了2”, 

再教 “了1”, 最后教授 “了1” 和 “了2” 同时出现

的句式  丁崇明 (2012) 在通过问卷调查所得外国

留学生 “了” 字句的习得情况后得出了外国留学

生习得 “了” 字句各句式的难度值, 反映出来的  

“了” 字句各句式从易到难的顺序为: III＞V＞VI 

＞IV＞II＞I  将本研究与 Teng (1999)  丁崇明 

(2012) 所得结论稍加比较可以看出, 相同之处表

现为句式IV  V  VI的习得顺序明显靠前, 而句式I

的习得难度最大  相异之处则表现在句式为 II  

III 的具体习得次序  可见, 泰国学生与母语为英

语的汉语学习者或外国留学生在习得 “了” 字句

时同中有异, 但同大于异

	 4.3 教学分级建议

	 在讨论教学分级前, 我们先考察几本权威性的

大纲和研究对象所使用的基础汉语教材关于 “了” 

的设置情况  具体如下:

	 (1 )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语法等级大纲   

(1996: 61-62, 123)

	 甲级语法大纲: 动作的态

	 1.	表示完成的动态助词 “了” 及其否定式

	 2.	表示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的语气助词  

“了”

	 丙级语法大纲: 动作的态

	 1.	形容词+了

	 2.	名/数量词+了

	 3.	句尾 “了” (管全句和管属于宾语的主谓词

组)

	 (2)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

纲  (2002: 34-37)

	 44.	表示完成的语气助词 “了” 的动词谓语句

及其否定式

	 47.	动作的完成: 动态助词 “了” 及其否定式

	 48.	语气助词 “了” : 表示肯定的语气  	

79.表示情况变化的语气助词 “了”

	 (3)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2008: 86, 

89-90)

	 三级语法项目表

	 助词 “了” 的基本用法: 数量词/名词+了  主

语+形容词/动词+了  小句+了  主语+动词+了+数

量/动量+ (名)

	 四级语法项目表

	 助词 “了” 的用法: 该+名词短语/动词短语+

了   (就/快) 要+动词短语+了  能愿动词+动词短

语+了  不+动词短语+了  主语+动词+了+名词+就/

再+动词短语

	 (4 ) 杨寄洲  汉语教程  (修订本 ) (2006 : 

43-44, 149-151, 166-168)

	 第一册下第26课: 语气助词 “了” (1) 用在句

尾, 表示肯定的语气

	 第一册下第27课: 动作的完成: 动词+了  包括

动+了+宾  动+了+宾+了  连动句与 “了”  否定式

	 第二册上第3课: 语气助词 “了” (2) 用在句尾

表示变化   “不……了” 也表示变化  要/就要/快/

快要……了 “表示动作即将发生

	 由上可知, 三套大纲和学生所用基础汉语教材

对 “了” 字句语法项目的选取和编排情况既有相

同之处, 又有差别  相同之处表现在: 语法意义的

选择基本相同; 都列出了语气助词 “了” 与 “快  

要  就要” 等组成的表示动作将要发生的次结构; 

都对 “了” 的否定形式做了要求与介绍; 都在汉

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就涉及到 “了” 这一语法点  不

同之处表现在: 对助词 “了” 所属的语法项目归

类不一样  前两套大纲都把助词 “了” 归入 “动作

的态” 这一语法点中, 后一套大纲未明确给助词 

“了” 分类, 教材只是把 “了” 归入语气助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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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示动作的完成这一语法点中; 各大纲与教材

中助词 “了” 的语法点数目  描写体例  描写方式

不一样  根据上面我们对泰国学生 “了” 字句的习

得顺序的探讨, 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上

述任何一种大纲及学生所用基础汉语教材关于  

“了” 的编排顺序来教授学生, 我们应对各大纲与

教材作出一定的修订和调整  根据学生 “了” 字句

的使用情况与习得顺序, 我们赞 Teng (1999) 提出

的在教授汉语 “了” 时, 应先教授 “了2”, 再教  

“了1”, 最后教授 “了1” 和 “了2” 同时出现的句

式  而在具体编排的时候同时要考虑到泰国学生 

“了” 字句的习得顺序  因此, 我们建议先教学句

式IV  VI  V及相关次结构, 然后教学句式II, 接着

教学句式I及其次结构, 最后教学句式 III

5. 结语

	 本文基于同一组泰国大学生在各年级时的作

文语料, 考察与探讨了泰国大学生汉语 “了” 与  

“了” 字句的使用情况及特点  偏误类型  习得顺

序等问题  考察结果发现, 泰国大学生 “了” 字句

使用频率较高, 回避现象并不明显, 但总体习得效

果并不理想, 各学时等级的偏误率都不低且随着

学时等级的提高而偏误率呈现略微上升的趋势  可

见, 泰国大学生习得 “了” 及相关句式的偏误问

题较为顽固, 不容忽视  在各句式的使用方面,  

泰国大学生 “了2” 句的总体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了1” 句  而 “了” 字句各句式的使用频率由高到

低依次为: I＞IV＞II＞V＞III＞VI, 且前三者的

使用率远远高于后三者, 而具体到各学时等级各

句式的使用率顺序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各句式

的偏误率方面, 在各学时阶段泰国大学生使用  

“了1” 句的偏误率明显高于 “了2” 句  而总体上 

“了” 字句各句式偏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 I＞II＞ 

III＞VI＞IV＞V, 且在各学时阶段 “了” 字句偏

误最高的句式及数量都不相同, 呈现出各阶段各

有各的习得难点  在使用 “了” 字句的偏误类型方

面, 泰国大学生使用 “了” 字句主要存在两类偏误: 

“了” 的偏误和 “了” 字句的其他偏误  其中以  

“了” 的偏误为主   “了” 的偏误又包括了冗余  误

代  混淆三类偏误, 冗余类占绝大多数, 而 “了” 

字句的其他偏误则显得十分繁杂  在 “了” 及 “了” 

字句习得顺序探讨方面, 我们所得的结论为: 泰国

大学生习得 “了2” 比习得 “了1” 容易, 同时习得

汉语 “了” 字句的顺序大致为: IV＞VI＞V＞II＞ 

III＞I  这一习得顺序与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

者和在中国的外国汉语留学生同大于异  最后, 我

们在考察与分析了三套语法等级大纲与学生所用

基础汉语教材的基础上对 “了” 字句的教学提出

了这样的教学分级顺序: 先教学句式IV  VI  V及相

关次结构, 然后教学句式II, 接着教学句式I及其

次结构, 最后教学句式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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